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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來資訊科技蓬勃發展，ChatGPT 聊天機器人能蒐集、彙整資料進行文章編

寫，GitHub Copilot 可校正或編寫程式碼，微軟 365 Copilot 則結合 office 各項程

式，發展寫文案、做簡報、分析數據產製圖表與預測等功能；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 AI）的自學與精進為當代人類社會帶來重大衝擊，不僅造

成人類生活轉變，更帶來現有工作的競爭壓力。 

身處知識經濟的現代，知識在組織運作中無所不在；有關知識管理與知識領

導的研究與討論，近代仍持續在學術界受關注，但卻缺乏更多深入的討論及系統

性分析（Massimiliano et al., 2020）。而以傳遞知識為主要功能的學校，身處資訊

科技不可逆的蓬勃潮流中，在組織經營與教學實施上，須隨著時空變化成長精進。

本文期透過析述知識管理與知識領導的內涵，提出知識領導實施重點與策略供學

校行政人員參考。 

二、從知識管理到知識領導 

在知識經濟發展蓬勃的近十年中，產業視角逐漸從以結構、運作為重點，擴

大到知識管理維度；值此之際，領導力可謂成功實施知識管理重要因素（Gaviria-

Marin et al., 2019）。組織領導者能否在知識領導決策中協助成員建立知識管理知

能，帶領成員系統化建構、保存與發展知識，對組織能否進步或成功具有關鍵影

響；而在學校場域中，學校成員是知識工作者，學校行政可透過知識領導提升成

員知識管理實踐。 

(一) 學校成員皆為知識管理實踐者 

知識管理專家認為，知識管理適用於各類學門、領域（Ponzi, 2002），組織對

知識若能有特別的規劃與措施，則可具備競爭優勢（Lin & McDonough, 2011）。

不少研究顯示，教師知識管理成效與教學效能具有正向關係（陳柏霖，2015）；

教師透過有效知識管理，持續在教學中蒐集新知、轉化知識至教學現場，且當知

識操作完成後，透過檢討反思再產生新知識作為下次任務執行參考。 

教師在知識增進與更新過程中，不僅可不斷強化專業，同時也在教學工作上，

帶來態度與價值的提升；因此學校領導者應鼓勵教師積極發展、培養知識管理知

能，透過調節知識過程自學，同時精進教學品質。有鑑於知識管理實為學習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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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知識的過程，學校成員須持續學習，對知識能有計畫的進行系統性分析、分類、

整理、應用及保存、創新，以提供未來或其他成員可隨時查詢、運用，或遇職務

交替時可供接任者快速理解與應用任務相關知識。 

(二) 學校行政知識領導促進成員知識管理實踐 

Cavaleri 等人將組織知識活動區分為領導、管理及發展三類（Steven & Sharon, 

2017），知識領導屬於整合另 2 項活動之上位角色，在組織中屬於融合知識管理

及知識發展的知識決定行動。我國學校知識領導研究多以「校長」作探討，研究

主題包含領導理念、實施策略、經營效能與領導模式等（賴協志、吳清山，2016），

可見即使在社會民主氛圍下，若欲促使學校成為知識活絡成長之場域，校長仍居

重要角色。 

校長可透過知識領導影響學校成員發展知識管理知能，鼓勵同儕間分享知

識，發展學校知識學習氛圍，進而提升學校經營成效；因此，校長是否落實知識

領導影響著學校整體效能。有關學校知識領導內涵，本文依國內學者研究結果彙

整出下列六項（李昱瑩，2014；林志成、陳淑珍、羅君玲，2020；張芳全、陳穎

榛，2020）：(1)具備專業知能且持續進修。(2)整合教育知識、資源與人力，落實

組織知識管理。(3)型塑合作的知識學習文化。(4)建構環境，鼓勵成員分享與精進

知識。(5)發展創新知識行動。(6)發揮專業及影響力。由此可見，學校知識領導範

疇不僅限於外在成果，對於各類教學專業與職務運作的專門知識，須透過領導協

助成員有系統地落實知識管理，促使組織內知識發生分享、增值與精進等效果，

達成學校創新產能目標。 

三、AI洪流中的學校教育 

隨著資訊科技蓬勃發展，人類獲取知識迅速且便利。AI 為機器學習的展現，

透過搜尋各項資料，對某些情境建立規則，進而發展可能的預測模式以形成決定

（Gillani1 et al., 2023）。AI 擅長整理文獻及深度學習的特徵，不僅協助教育領域

蒐集多方網路資訊，產出符合使用端所需文本及建構系統知識，甚至透過神經網

絡概念，以演算法理出多個輸入變項間非線性關係，進而結合學理提供較準確預

測或教育決定。 

我國近年亦有智慧觀議課（或稱數位觀議課）之推動，如：教育部委臺北市

立大學開發「智慧觀議課 APP」，以及臺北市 110 學年度起推動「AI 智慧教學基

地學校數位觀議課實施計畫」等，皆結合資訊設備與 AI 蒐整課室活動紀錄，同

時採用 AI 運算或相關參考指數將師生教學行為進行數據化分析，促使資訊轉換

成結構性、系統性、可應用且有意義的知識，以更科學及高效能方式進行教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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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研究。 

AI 蒐集資料來源為網路平臺，在假訊息充斥的時代，AI 在資訊驗證上不具

百分百可靠度，近來備受矚目的 ChatGPT，最常受議論者即是其資訊真偽問題。

另外，演算法推論係依效益作判斷，易疏忽公平正義議題，同時缺乏人性及人為

意外因素感知，在因果分析與法規適用等方面也尚未成熟。此外，目前的 AI 演

算較能處理通案性狀況，特殊案例中須重視的感受、經驗、人性、價值觀等因素，

或涉及彈性、靈活、接地氣的決策，AI 仍無法做到。 

隨著 AI 導入各領域趨勢，學校教育應透過知識領導發展組織主動且持續之

專業成長實踐。在行政管理部分，可善用 AI 優勢減省蒐集、整理資料的費時耗

力，將教學、衛生保健、修繕等資料大數據化，透過分析形成根據，強化未來相

關決策基礎，甚或補強教育人員較弱領域（如：校園安全、經費撙節或節能等）。

在教學部分，透過知識領導鼓勵教師將 AI 納入共備，發展引導學生自主學習課

程；復結合教師社群反思共學，補強 AI 所缺乏「人」之優勢，持續創新、提高

教學品質與效能。因此，如何引導、鼓勵學校成員正確且有效使用 AI，促使教學

效能力上加力或利上加利，是當前教育領導工作者應積極面對及精進的專業範

疇。 

四、科技衝擊下的知識領導實踐 

AI 透過計算、分析產生新的洞察與指導行動，且自學不斷，而身負教育國

家未來棟樑的學校更不可怠忽學習，應是持續精進知識的組織。學校領導者須透

過知識領導提升教育管理效能，善用 AI 優勢及補強其不足，發展具創新與效能

的教學實施。有關學校知識領導重點，本文提供下列建議供實務工作者參考。 

(一) 奠定引入 AI 成長專業之知識領導願景 

AI 藉由自學不斷在問題解讀、分析、評估及創新等表現進行成長，使用端

輸入問題即可獲得知識性答案，對學校教育確有不小衝擊；然教師若能善用此科

技，不僅可減省備課階段資料彙整成本，甚至融合 AI 於課程設計，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或自學力，則能不斷創造符應時勢的教學成長。 

組織整體知識轉換效能與組織是否具備知識願景密切相關（Hislop & Helms, 

2018）。因此，學校領導者須建立明確的組織知識願景，在願景確定後，透過說

明、解釋或策略性培力、行動支持與願景一致之行為，驅動成員認同願景，甚至

激發成員積極將自我目標與組織目標結合，引導成員在 AI 挑戰中，願意持續為

專業成長努力且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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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型塑支持 AI 教育之知識成長文化 

學校成員的行為往往受組織文化制約，而創新文化關注外在環境，重視靈活

性及個人特質，具轉型、敏捷、創價產能等特徵，在多變環境中較有活潑應對的

生存力（Cameron & Quinn, 2011）。面對 AI 與教育合作可能發生過程中的磨合，

學校知識領導不僅須形塑創新文化，過程中仍要持續關注與經營，促使成員持續

在開放、安全環境中精進教學、共學對話及分享知識。 

組織整體知識管理成果因領導而異（Massimiliano et al., 2020），校長可透過

知識領導影響學校文化，不只提升成員知識管理表現，同時透過同儕知識分享拓

展學習氛圍，促進學校經營成效；因此組織固然可透過明確、有效之機制或工具，

促使成員及各部門落實知識管理，將知識分享有效運用及內化（Inkinen, 2016），

但唯有成員在參與過程中得到適切領導、協助、鼓勵，才能有充分參與機會而有

效實現（Massimiliano et al., 2020）。AI帶來學校教育進步的迫切性，學校知識領導

須重視文化、知識分享與知識管理間關係，透過經營創新文化，提供支持專業分

享與協作環境，促進組織成員知識管理知能，創造 1加 1大於 2的知識成長成效。 

(三) 發展教師專業社群精進 AI 教育專業 

AI 當紅之際，輿論仍有不少質疑 AI 在教育應用的反對聲浪，尤其擔憂學生

因編造、抄襲、作弊而損害知識學習與思考。然 AI 對教育的影響已是無法禁絕

之既定事實，矽谷一私立小學引入 GPT4 擔任導師後發現，學生向 AI 提出的問

題多於實體課堂中的提問，可見 AI 能提供支持主動學習的環境。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具有共享願景、共同學習等知識領導內涵，學校領導者應挹注多元資源支持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健全發展，打造具學習張力之環境，協助老師透過社群共備或

智慧觀議課等知識活動，促進教師結合 AI 精進與分享教學，發展更多適性、多

元教案，豐富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設計。 

因此，在這一波科技浪潮下，與其身處見招拆招的被動狀態，教師應主動探

究 AI 的內涵與功能，善用其利提升教育效能。學校知識領導應健全教師專業社

群發展，提供教師共學、交流與增能平臺，擴大教師知識理解、運用或跨域整合，

不僅厚實學習遷移力，更支持教師實現終身學習。 

五、結語 

組織是否積極從事知識分享，與領導者息息相關（Hislop & Helms, 2018），

可見在知識領導中，領導者專業與影響力具重要性。不同知識管理的微觀視角，

知識領導重視發展長期策略與願景；有效的知識領導扮演促進學習及達成知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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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效的重要角色，重視激發成員持續知識成長的熱情與動力，促進組織競爭優

勢與提升組織績效。爰此，學校領導者除本身應持續充實專業，策略地引導成員

開展知識成長動能，帶動學校知識活絡發展，更須透過跨域學習提升對資料的準

確分析、解讀及應用，發展對環境挑戰的敏感度與洞見；同時，利用 AI 將工具

轉為精進策略與方法，發展跨界合作，促使學校系統不斷教學創新。 

AI 蓬勃發展下，知識乃競爭力，學校領導者不僅須透過知識領導提升成員

知識管理與知識分享，亦應提升組織在 AI 時代中的技能與調節力，拓展教學永

續創新效能、分析與預測學生發展、建立明確暢通溝通平臺及建置大數據為本的

智庫等，讓組織如活水般對知識進步具開放性、包容力，實踐永續學習與教育品

質持續精進，持續開拓學校經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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